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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Ｇ ＤONG JIAO YU GAO ZHONG相约高中 开卷读悟

近日， 微博上有则配有图片的消息传播很广。 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刘先林、 测绘仪器国产化的积极倡导
者， 两次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得者， 78 岁高龄搭乘高铁到郑州出差， 当日往返， 在二等座椅上仍充分利用
时间专注该校讲座 PPT 打印稿。

网友点赞、 跟评的非常多。 “他们似乎可以坐一等座的”。 “让我肃然起敬的不止是头脑更是灵魂”，
“这才是民族之魂， 共和国脊梁”。 但就是这样一则暖闻， 在网上也依然可以读到非常另类的质疑音， ———直
指其摆拍、 做秀。 如此评说， 读来如鲠在喉。

时下有个非常奇怪却又极为常见的现象， 那就是一则多么令人为之动容的暖闻， 网上总会出现颇为另类
的甚至有些莫明其妙的刺耳的杂音。 个中的原由当然非常复杂， 或是出于言说者自身功利指向所致———只有
另类才够吸睛， 或是确实有过被假 “暖闻” 欺骗的经历使然———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井绳……但就这则新闻
出现的评说杂音， 我想说的是， 我们自己可以不高尚， 但应允许别人高尚， 而且要能悦纳别人的高尚。

换言之， 我们不能因为自己平庸甚至庸俗， 就以己度人， 幼稚而可笑地认为天底下的人都和自己处于同
一精神水准、 同一种追求层次。 一位 78岁高龄的院士， 公认的测绘界的泰斗， 业绩无数， 难道还要靠这种摆
拍来自我炒作、 博取所谓的浮名吗？ 这大概是任何一位只要有点脑细胞的人都可以想明白的吧。 其实， 早在
2009年， 刘院士兼任国内多所知名高校特聘教授、 导师时便拒绝接受任何酬劳。 那可是一年数十万的工资薪
酬， 而且完全是其个人的合法合理所得。 他将这些酬劳都留在了所在学校， 用于奖励业绩突出的师生。 即使
是从事国家重大攻关科研项目， 也因为嫌审批手续繁杂浪费时间， 而常常自掏腰包购置相关研究设备。 如果
按照这些质疑者的人生逻辑，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势必又会是没完没了的动机分析+另类质疑。

不错， 在渴盼成功甚至有些急于成功的颇为浮躁的社会风气浸染之下， 借做秀炒作而出名确实有其滋生
的土壤。 而身处互联网+的时代， 自媒体渐成主流， 让假 “暖闻” 的制造与传播的成本也变得极低。 但这并不
能成为我们怀疑一切、 质疑所有的理由与借口。 大千世界， 人各有志， 境界迥异， 也是一种社会常态。 追名
逐利近乎疯狂者有之， 默默付出淡泊名利者也不鲜见， 而对于那些令人敬仰的大师级的人物来说， 名利早已
不在他们的人生内容之中了。 恰如刘院士所言： 要那些酬劳做什么呢， 钱又不是不够用。 对他们来说， 倾己
所学， 专注科研， 有生之年多出成果， 多造福社会， 这才是最有意义的事。

曾读过的两位科学家的极为朴实但却是肺腑之言可称经久而难忘———
“我们搞遥感的， 真是恨不得打个地洞钻下去， 就算地震殉国算了”。 这是被网友称为 “扫地僧” 的中科

院院士、 北京师范大学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中心主任李小文在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后， 看到总理温家宝去
灾区时手里拿的是地图， 而不是遥感出的现势图时在博客上替遥感界致歉所言。

“2000 年我国发射第一颗战略卫星， 出现故障， 我希望那个车从山上掉下去， 把我摔死。 我觉得我无法
交待。 很自私啊， 摔下去， 我是烈士。 卫星丢了我无法交待。” ———这是著名航天专家叶培建接受央视专访，
回忆我国第一次成功排除在轨战略卫星故障时哽咽而语。

每每读起这样的话， 总让人眼含热泪。 对于这些堪称国之骄子的业界泰斗， 他们的心中， 哪还有什么个
人的名利， 有的只是责任与担当， 有的只是家国情怀。 对于他们， 倘有名利质疑之说， 那就是一种极不厚道
甚至让人有些恶心的亵渎与轻慢。

诚然， 终其一生， 我们也难以企及这些科学家的人生高度， 也难有他们那样的成就与辉煌。 但我们必须
以一种仰视的姿态给予他们足够的敬重。 至少， 我们应能悦纳他们的高尚！ 这并不是为了他们， 而是为了使
我们自己能拥有作为现代社会公民的最最基本的人性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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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能悦纳别人的高尚
■ 张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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